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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鶯仍是不信道： 「我在當時不是對你
解釋過那是我從書上看來的知識嗎？」

浮雲上人輕輕一笑道：
「傻孩子，書本上祇有學問，卻沒有技

能，你這個謊扯得實在不高明！」
黃鶯才噘著嘴不響了。
浮雲上人又朝金蒲孤道：
「崇明散人生性偏激，老袖傳授此女武

功之事，不敢令之知聞，實為恐她受乃祖之
毒手，並無存心隱瞞施主之意！」

金蒲孤輕輕一笑道： 「在下並不是多
事，卻有一點不明之處，尚析上人指教……
」

浮雲上人連忙一飄眼睛道： 「老袖已經
知道施主要問的是什麼，祇是此刻未便奉
告！」

金蒲孤原是想問浮雲上人何以要背著崇
明散人傳授黃鶯的武功與行船的技能，見浮
雲上人如此表示，知道他是避忌黃鶯，想來
其中一定有曲折的隱情，遂不再追問，黃鶯
卻不以為然地道： 「師父！金大哥還沒有開
口，您怎麼知道他想問的是什麼？」

浮雲上人微笑道： 「我相信金施主已經
明白我的意思，而我也確實明白他的意思！
」

黃鶯眨眨眼睛向金蒲孤道： 「金大哥！
是嗎？」

金蒲孤點點頭道：
「大致差不多，有許多事用不著明說，

當兩個人的思想一致時，不開口也能互相明
白對方的意思，這一點暫時不談了，現在我
想請問上人一聲，剛才上人說什麼劫難與應
劫的準備究竟是指何而言？」

浮雲上人輕歎一聲道：
「老衲曾經見過崇明散人一面，深知此

人必不會安於隱談，遲早都會踐履人世，以
他的心性而言，勢必引起天下的劫難，老衲
的武功雖然略勝過他一籌，但是要想制止他
的橫行，仍嫌力有不足，因此埋首此間，靜
修無相禪功，以為他出世為害之時的準確，
誰知世上竟有一個劉素客，照施主的敘述看
來，這個劉素客當更為難纏，現在這兩人合
在一起，老袖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對付
了！」

黃鶯連忙道： 「師父！您別把劉素客想
得多了不起，金大俠跟他過好幾次智，每一
次都佔了上風，不過因為他擅長惑心迷神之
術，用尋常的手段不容易取勝，您祇要把破
除惑心術的方法教給金大哥……」

浮雲上人一歎道： 「惑心術源自西方術
士，與怫法並存於世，一正一邪，互為消
長，佛法雖高，迄未能將魔道消滅，可見它
的厲害，我雖然懂得一點皮毛，以程度而
言，恐怕比那劉素客差多了……」

黃鶯不信道： 「您又沒見過劉素客，怎
麼知道會不如他呢？」

浮雲上人正色道：
「我本是學佛的，正因為兼及魔道，所

以才弄得無法大成，更因為我習過武功，分
心旁務，成就更差，劉素客能摒棄武學，專
攻此道，不問而知比我高明，假如用我的這
點微未伎倆去與劉素客相抗，豈不是移杯水
澆車薪，反而會為其所制！」

金蒲孤微怔道：
「在下並不想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他，祇

是希望能學得一些破解他的方法！」
浮雲上人搖頭道：
「施主這個想法錯了，感心術並無解

法！即使是劉素客自己也無法將他所施的法
術解除！」

金蒲孤愕然遭： 「照這樣說來，那些受
他蠱惑的人永遠都無法恢復清醒了！」

浮雲上人點點頭道： 「可以這樣說，但
也未必盡然！」

金蒲抓不解道： 「上人此言作何解？」
浮雲上人道： 「此中玄奧頗不易解說，

老衲試舉一例，以劉素客之術，施之於三尺
童子則有何效？

金蒲孤想想道： 「惑心之術，所惑在
心，童子有心竅未開，大概不會有什麼用！
」

浮雲上人笑笑道：
「這就是了，諸孽皆由心造，無本無

方，則百術不能加害！施主與劉素客鬥智
時，能夠脫過他迷神術的蠱惑，也是根據這
個道理！」

金蒲孤恍然道： 「如此則那些受惑的人
要從他的禁桎中警覺過來，祇有靠他們自己
了！」 （一三）

八墓村除了田治見家之外，還有另一戶名叫
野村的有錢人家，諏訪律師就是野村家的親戚。
基於同鄉的關係，諏訪律師這回義務受托調查尋
人之事。不僅如此，平常祇要有與八墓村有關的
人來訪，他都會提供住宿。

但是警方經過調查後證明諏訪律師並沒對外
公下毒，這麼一來，到底是誰讓外公服下毒藥？
整個案情又陷入了膠著狀態。根據一份給諏訪律
師的電報上獲知，八墓村另外派了一位人士前來
處理外公的善後及我的繼承問題。幾天後，這位
人士抵達神戶，有了那個人的證詞，所有的疑點
都得到了解答。

外公很早以前就有氣喘的毛病，尤其情緒激
動時更容易發作，因此經常請醫師特別調配氣喘
藥，隨時放在身邊備用，這回第一次與外孫會
面，他一定也帶了氣喘藥。村裡的人都知道他的
氣喘藥是裝在膠囊中服用的，所以兇手很可能將
混有毒藥的膠囊與氣喘膠囊調包。

獲得這項新證據後，警方立即檢查外公的行
李，經過分析化驗三個裝有膠囊的糖罐全都是氣
喘藥，並沒有其他特別異常的成份。

照這情形來看，能使外公錯將毒藥當成氣喘
藥服用的兇手必定遠在八墓村，因此偵辦這案件
的重心將移往八墓村，事情發展到這裡，唯一可
以感到安慰的是，我與諏訪律師同時洗脫嫌疑。

「多虧美也子小姐的幫忙，否則我們都會被
誤認為殺人兇手了。雖然我有自信十足會還我清
白，但是動不動就被傳喚也是頂討厭的。」

「呵呵呵呵，想不到連諏訪先生都會陰溝裡
翻船，不過你和我人生歷練已經十分豐富，倒是這位先生就可憐
了，你一定感到非常驚懼吧！」

我們洗脫嫌疑的當天晚上，諏訪律師招待我到他位於上筒井
的家中小酌一杯，慶祝還我清白。在那裡，他介紹我認識一位意
想不到的人物。

「這位是森美也子小姐，也是我們的救世主。她特地從八墓
村跑來這裡一趟，為我們理清丑松先生被殺的疑點。美也子小
姐，這位就是寺田辰彌先生。」

這時，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表現心中的驚訝，不管是名字或
是我外公粗俗的裝扮，八墓村所給我的印象都是野蠻化外的感
覺，沒想到站在我跟前的一這位女士，是個即使在大都市也不多
見的美女。她不僅容貌美麗，渾身還充滿了接受過都會洗禮的成
熟感。

她的年齡大約三十出頭，肌膚細嫩白皙得宛如上選的絲綢那
般，橢圓形的鵝蛋臉頗有古典美人的風貌，然而在古典氣息中，
又透著一股現代的知性美。高挽的髮型露出漂亮的頸線，雖然全
身包裹著和服，但是身材卻苗條修長，使我情不白禁心猿意馬起
來。

「哈，哈、哈……你大概很驚訝八墓村居然會有這麼出色的
人物吧！她的丈夫已經去世了，是一位快樂的寡婦，目前正在物
色候補者，你如果回去八墓村，很有可熊成為她的目標之一喔！
哈哈哈……」

酒酣耳熱之際，諏訪律師興致高昂地開我玩笑，那時還不懂
人情世故的我，一陣熱潮直衝腦門，隨即又倏地冷卻下來。

（十七）

三人商議已定，蔣青巖分咐家中，安排酒餚，送在湖船上看
月。正說間，烏雲陡起，雷雨交作。蔣青巖向張澄江、顧躍仙歎
道： 「天道莫測，即一飲一酌，皆不可預定。古人云行樂當及
時，此語良可念哉！」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都為之浩歎。蔣青巖
便將酒席擺在廳上，三人同飲。飲至二鼓，三人同榻而臥。

次日黎明，張澄江、顧躍仙二人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已飯
後，蔣青巖和顧躍仙都到了張家，各帶兩三個家人、書僮，押了
行李，一同出城，上了渡船。這日風順，不上一餐飯時，已到了
蕭山縣。次日起早，到紹興城外，當下就在城外覓了一所潔淨僧
房住下。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議定，先游會稽。隔夜分咐家
人，雇下三乘輪，三頭驢。次早各帶一個童僕，及隨身舖蓋，其
餘的家人看守行李，一齊起身望會稽山來。這會稽是海內的名
山，奇秀甲天下，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者是也。這山內所有古往
今來的勝跡，不可枚舉。蔣青巖同了張澄江、顧躍仙一路行來，
到了山下，尋了一個幽雅的下處，安了舖陳。他主僕六人，便一
齊入山，訪古問勝，窮幽極奧。一連遊了數日，或登高，或眺
遠，或飲酒，或賦詩，或悲歌長嘯，無所不至。遊完了會稽，又
到諸暨縣去遊苧蘿山，訪西子故居、浣紗遺址，處處都留有題
詠。他三人一路上你唱我和，真個有興。正是：

山靈有幸逢才子，彩筆題詩在上頭。
三人一連又在苧蘿山中遊了兩日，大家都覺睏倦，回到下處

休息。這下處也是一個隱者之居，依山就石，松柏參差，水雲繚
繞。正是：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這日蔣青巖偶然到門外閒步，祇見一群蝴蝶，將近數十，其

大如掌，五色燦爛，自西飛來，直望著東邊山內緩緩飛去。蔣青
巖見了，十分驚羨，心中想到：吾聞蝴蝶所向，必有奇花異卉，
我不免跟著他進去看看，也是一件趣事。

一邊想，一邊望著那群蝶兒走去。你道可是作怪！那群蝶兒
飛了一會，見蔣青巖走不上，他又歇在樹上、草間，就像等待之
狀：見蔣青巖走近，他又飛起，恰如引路一般。直過了四個山
崗，到了第五個山崗之內，有一塊平坦地面，約百餘畝寬闊，中
間高槐大柳，茂林修竹，四圍峰巒層疊，春禽滿耳，恍然仙境。

蔣青巖也無心觀看景致，直跟定那群蝶兒走去。走了數十
步，祇見那茂林中露出一角青粉高牆來。 （五）

看到仲柔半掩的房門裡透出燈光，都
快一點了，她還沒睡？

他敲敲門。
「請進。」
「這麼晚了，你還沒睡？」一打開

門，他看見仲柔對著電腦不知道在鍵盤上
打什麼東西，在打資料嗎？

但據他所知，自己的妹妹可不是這麼
努力工作的人。

他懶得走進去，直接靠在門邊跟仲柔
說話。

「咦，哥，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回來
了？」晚上跟志傑吃飯時，她知道大哥今
晚跟金典酒店的美女公關有約。

通常跟美女有約會，大哥回家的時
間，早嘛就二點，晚一點就三點，要不
然，就乾脆不回來了。

「辦完事就回來了。」
辜仲暘打了個呵欠，他說的是實話，

他跟馬倩倩是前陣子在某場酒會中認識
的，她雖然長得漂亮，但他卻覺得有點意
興闌珊，提不太起勁。

「辦完事？」
辜仲柔睨了她大哥一眼，搖搖頭，歎

了口氣，唉，帥哥就是這麼吃香，還好自
己的未來老公不帥也不醜，剛剛好。

「小孩子別問這麼多！你在忙什麼？
這麼晚了還不睡覺，不怕變醜新娘啊？」
仲柔平常明明很重視睡美容覺的。

「喔，本來要睡了，結果在msn上遇
到嘉芝，就跟她聊了兩句。」

「歐嘉芝？」他挑起眉，提到這個名
字，他的興致跟精神就來了。 「這麼晚還
沒睡，她在忙什麼？」

他剛才在回來的路上還特地繞到她住
的大廈，看到她那層樓的燈，還是亮著
的。

大哥怎麼一聽到嘉芝的名字，整個人
好像精神都來了，兩眼還炯炯有神，跟剛
回來的樣子不太一樣。

咦，難道——

「我 幫 你 問 問
她。」

辜仲柔在鍵盤上
打了幾個字，然後按
Enter鍵，等待回覆。

「喔，嘉芝說她
還在修改婚紗的設計
圖。」

「這麼拚命？」
辜仲暘的腦海裡，突
然浮現她今天下午工
作時那個專業且認真
的神情。

接著，他又聽見
仲 柔 敲 打 鍵 盤 的 聲
音。

他好奇的問道：
「她又說什麼了？」

「沒有啦，嘉芝
剛才問我說，你是不
是 剛 參 加 完 餐 會 回
來？」辜仲柔很壞心地在心裡偷笑。

辜仲暘心一驚，臉色發綠的問道：
「你怎麼回答？」他的音量不自覺地揚

高，全身僵直。
「我當然就照實跟她說啊，我說你跟

金典酒店的公關經理馬小姐剛 『辦』完事
回來。我這樣的回答，對不對？」

她眨眨眼，用天真又無辜的眼神望著
她大哥。

辜仲暘一聽完她的回答，臉色倏地由
綠變黑。 「辜仲柔，你立刻跟她解釋，說
你剛剛的話是開玩笑的！」

原本站在門旁的他，急促地踩著有點
紊亂的腳步走近電腦，要她解釋。

激動的樣子，彷彿要把鍵盤搶過來自
己打字了。好不容易，歐嘉芝今天對他已
經沒那麼冷淡了，萬一被她知道他騙她，
那她下次一定連話都懶得跟他說了。

（三十九）

那建文帝十分惱怒，瞪著齊白，齊白也還瞪
著他，那建文帝卻又有點怯意（這個落難皇帝，
當然不是什麼有才能的人，齊白要對付他，其實
綽綽有餘），道： 「你不信朕的身份？」

齊白雙手交疊，放在胸前： 「不管怎樣，你
能發現這裡，也不容易。」

那建文帝漲紅了臉： 「什麼發現這裡，離開
京城之後，我一直居住在此。」 齊白 「哦」地
一聲： 「住了多久？」

這一問，令那建文帝陡然一怔，神情在剎那
間，變得惘然之至。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任何
人都可以一下子變回答出來的，可是那人皺著
眉，苦苦思索了足有一分鐘之久，仍是一片惘
然，反問齊白： 「多久了？」

這時，齊白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他後退了
一步，仔細看著那人，看來看去，那自稱是 「大
明建文皇帝」的人都是人，但是一個字，自齊白
的心底深處昇起，到了明知荒誕，可是卻再也不
可遏止的程度。

那個字是： 「鬼。」
他不由自主，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如

果你是大明建文帝、那麼，你是怎麼到這裡來
的？」

那人用力一頓足，恨恨地道： 「那還用說，
都是齊泰、黃子澄誤國。李景隆枉為征虜大將
軍，失誤軍機，逆軍臨城，竟然開城降逆，要不
是太祖高皇帝早有預見，在宮中修了通向城外的
地道，朕早已命傷逆賤之手了。同行者一百餘
人，分成十二批南下，途中飽經艱險，方始來到
了太祖高皇帝幾年之前，命人修築的這座秘密行
宮之中，屈指算來，已有……已有……」

他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憤然不平，時而感歎
萬千，講到這裡，神情又復惘然： 「已有多久
了？」齊白一面聽，一面身子把不住發抖。那
「建文帝」所說的，前一大半，都是明朝歷史之

中，眾所週知的事。普通之極。
可是自 「同行者一百餘人」起，所說的每一

句話，卻又是歷史上從來也不為人知的奧秘。
隨便齊白怎麼設想，他都無法想像眼前發生

了什麼事，他祇覺得詭異莫名，所以身子才會忍
不住發抖，他的勉力定了定神，才道： 「你自南
京逃出的那年，到現在，已過了五百八十二年，
你說你在這裡住了多久？」

那 「建文帝」陡地一震，剎那之間，神情可
怕之極，眼睛像是要從眼眶中直跌了出來一樣，
額上青筋綻得老高，厲聲道 「你胡說什麼？五百
八十二年？」齊白歎了一聲： 「是的。」

那建文帝的聲音更是尖厲： 「我豈有這等高
壽？你說我……我怎麼會？」

齊白歎了聲，心想人變成了鬼，自己還不知
道，這種事情也是有的，反正總要叫他知道，不
如就對他直說算了。

齊白在盤算，怎樣說才能委婉一點，不致於
太刺激了那鬼，他同時也想起了許多記小說中記
的，人不知自己成了鬼，照樣活動，別無異狀，
一旦知道了立時變成了死人，仆地不起。

（五十五）


